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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舍友

国家恢复高考后，一九七九年我考
上了烟台师专中文系。

当时师专在烟台市区南上尧村西
侧，坐九路班车径直从大海阳到上尧村
东停车点，往西步行穿过村中柏油马
路，几分钟后，便可见挂有烟台师专大
牌子的校门。中文系在进门南边，一幢
二层教学楼。大门北边和中文系相对
的是二层小楼的英语系和政史系。一
条宽阔的渐高的主路向西，两边是高大
的白杨，幽静阴凉。

入学时恰是夏末秋初，草木渐次微
黄，凉爽适宜的校园引人向往。来往的
学生，脚步匆匆，有的手拿书本，边走边
阅读。走过中文系英语系，便看见了右
边的多层理科教学大楼。我们入学时，
许多老师依旧住在理科教学楼西的筒子
楼里。

整个校区布局简洁清晰，一目了然，
二十分钟可遍览整个校园。入学当日，
在烟台车站，便有师哥师姐导引，把行李
搬上学校班车，不用半个小时，来到报到
处，跟着安排宿舍。我在师哥的帮助下，
把行李搬进三楼北面七号宿舍，已有六
个人先我报到。四张上下铁床，可容八
人。里面东西两床，西上床为瘦小精干
的苏建波，他从床上下来，帮我搬行李。
他下面是烟台籍的高个子孙立国，当时
他外出没见到。东床上面是帅气的福山
高峰，正在梳理本就齐刷刷的头发。下
床，搁着一个箱子，后来始终空着。外面
西床，上为胖乎乎、白淘淘、小眼睛的段
大伟，下是一脸严肃一口莱西腔的史洪
来。东床上有个壮实的娃娃脸的在铺褥
子，我问他：“我在你下铺了？”他笑着说：

“好的，咱俩相恋（连），我叫张文华。”我
见他不足20岁，憨厚相，一说话脸红，腼
腆得正符合女性化的名字。我介绍自己
后，便把被褥放在他下铺。

一床草褥子，是我高中毕业后，随我
当“战山河”民工两年、在滑石矿工作四
年，内里的麦秧已被我躺揉了、躺滑了。
报到前太阳底下晒了，手摸摸，暖暖的。
铺好床，我急忙到教室去，熟悉环境，认
识将要两年相处的同学。

初识矫健

三个级部的学生，均在中文系二层
小楼。七九级两个班，共招生70人，每
班35人，二班后34人，招远刘新乐同学
因身体问题休学一年。班级在二楼东，
南北对立。我在二班。进了教室，已有
二十几个人随意找了座位，相互拉呱。
看面相，娃娃脸儿应届生的占了一半，他
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相比，26岁的我感
到惭愧，比他们年长八九岁。不过，比起
七七和七八级，同班同学相差20岁，心
里略感平衡点儿。一个高个子、红脸膛
的朝我招手，坐到他身旁。这是后来的
毕建明班长，22岁，往届生，共产党员。
两个班级共有3名党员。两个班级班委
会成员基本由往届生组成，一班班长党
员宫本安，来自乳山，学习积极，工作扎
实，诚信正直，能在很短时间内，记住各
位同学的籍贯、家庭成员。多年后，他在
烟台开发区区委组织部任职，后下海经
商。来烟台办事的同学都在他那儿落
脚，他热情招待，暖人心怀。后来的学习
中，我深受毕建明班长的影响，他一身正

气，待人大方，谁有困难，他第一个会站
在你面前。跟他们相识时，有个戴眼镜、
小眼睛、宽阔额头、鼻梁高耸、目光敏锐、
滔滔不绝的人引起大家注意，目光都聚
焦在他身上。这同学在说自己的下乡经
历，说自己的创作，又说自己两年读书的
构想，要把自己的创作提到新的高度。
他把一本书拿出来，对身边的一位小同
学说，看，这，洒家写的。题目：《前进吧，
火红的拖拉机》；作者：矫健。好家伙，我
们身边有位大作家！得知矫健25岁。在
交谈中，矫健说，他来读书，有时间创作
了。因为他在文坛初露锋芒，得到系主
任宋萧平的认可，平日里除听课，自学时
间很少见到他身影。见到他，他会带一
本500字蓝格的稿纸，翻开看他手写的
小说。班里同学相互传阅学习。有同学
受他影响，也会练练笔，拿给他指导，让
他提意见。有次，许善坤（已故）写了个
反映庄稼人生活的短篇，他看过说改吧，
改到第一句话让他满意为止。许同学改
了几次，第一句话：咱庄稼人的活儿——
他拍手说，行，有小说味儿了。

争分夺秒学习

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上午在班级
上两节合堂，听各科老师讲课，中间休息
20分钟。下午和晚上自学，到教室学习，
或者到阅览室读书。考试前，老师很少
划范围，只说，把你的课堂笔记整好，把
规定的阅读书读完，熟记笔记，一定过
关。矫健同学考前会拿同位的笔记，突
击背诵一番，每科都得高分。他文学知
识丰富，功底深厚，来到学校，一边学习，
一边创作，后来的许多获奖作品都诞生
于此时。七七级七八级同学创办了《贝
壳》文学刊物，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
者。大家一边写，一边阅读，争分夺秒，
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尤其我们大龄
学生，星期天也待在阅览室里，很少在校
园溜达，更不去逛街。那时，没有青年
路，除了门前向东的柏油马路，向北，有
一条羊肠小路通烟台市里，当时学校离
烟台市中心繁华地带有六七里路，除学
校一辆班车外，要去市里，需到上尧村东
站点坐车。有学生会走校北羊肠小路，
穿过学校北面山坡葡萄园，径直到白石
路，再到车站、海防营、百货大楼。游览、
购物后，寻一处小吃部，要一杯啤酒、一
盘海虹，慢慢啜饮，然后吃一碗水饺，兴
冲冲原路回校。

学风浓厚的中文系

当时中文系文学氛围很浓，师资力
量雄厚，有一批著名的教授级老师给我
们上课，著名作家系主任宋萧平老师给
我们上文学理论课，他的夫人童老师上
教法课，学术扎实的张志毅老师讲古汉
语，妻子张老师讲现代汉语，系副主任陈

洪欣老师上音韵学，副主任曹洪顺老师
上逻辑学。韩日新老师的现代文学尤以
研究鲁迅巴金出名，成就斐然。王志强
老师给我们上文艺美学，每次讲课，思维
敏捷，语言清晰流畅，抽象的文艺理论讲
得妙趣横生。能跟学生称兄道弟的赵旭
光老师上现代诗歌，韩伟老师上明清文
学，王冰雁老师上魏晋唐宋文学，他的夫
人上教法课，发表过许多有影响小说的
李慧志刘传福老师夫妇上写作，刘菩按
老师上外国文学。我们的辅导员是七七
级留校的胡泽太老师。

入学前，我只接触过《林海雪原》《敌
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等
十几本文学名著。中国四大名著以及世
界名著，我没机会读也没条件读。等到
了阅览室，哇！一看那么多好书，我急不
可耐地借了一大摞，夜以继日阅读。我
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每天阅读不少于10
万字，两年读上100部中外名著。两年
后，我翻看10本读书笔记，仔细累计，达
101部。入学之初，写作老师要我们做出
详细的读书规划，并及时检查，阅读开阔
眼界，平日坚持写日记。写作考试，我得
了个优秀。

两年后踏上教学岗位，师专养成的
良好读书、写日记的习惯，使我的高中作
文教学日渐成熟，多次开过全县作文教
学观摩课。

为党工作50年

每天早晨，各个班级喊着口号，从宿
舍楼前，随着主路，跑出大门，穿过上尧
村，踏上大海阳路，往南跑去。要万米越
野赛了，直接跑到黄务，再返回。理科大
楼前贴着大标语：认真学习，刻苦锻炼，
为党工作50年。

学习再繁忙，学校每年春秋举办两
次运动会。运动会在医务室北面的操场
上，后在校园北墙外开辟一处操场，300
米跑道由炉灰煤渣碾压而成。运动会也
是每个班级的成绩考核，谁能为系里争
分，除了大会给予运动服、毛巾、茶杯等
物质奖励，系里也有笔、本奖励，优先评
三好学生。高考体检，我血压不稳，医生
让我跑步。我一入学就坚持晨跑5000
米，等学校早操，我已经跑下这个数字。
两年我参加过四次运动会：第一次运动
会，我报了800米、1500米、5000米中长
跑，三项比赛，只跟着跑下来，没有得
分。因为我起步晚，速度耐力跟不上。
班长毕建明短跑 100米 200 米还有跨
栏，开始也不得分，他鼓励我，坚持下去，
下次肯定有名次。等第二次运动会，我
和栖霞籍的李伟同学，中长跑进入前
10。第三次运动会，中长跑前两名，都被
我和李伟包揽了。宋宗良的跳高、孙立
国和潘吉荣等同学的短跑、鞠霞的百米
跨栏等都有可观的成绩。记得第二年冬
季万米越野赛，从学校门前跑到黄务再
返回，300名参赛者，我获得了第八名，奖
励了一个白色大茶杯。

在师专养成的跑步习惯，我坚持了
30年，从教24年班主任，每天晨跑5000
米，再跟班级学生跑几圈。除了大雨大
雪封门，从不间断。

可口的一日三餐

学校门前南北一条马路，两边有两
家商店、三两家小吃部，小吃部顾客不见
兴隆。因为师专学生吃食堂，伙食由国

家承担，师范院校生每人每月19.5元伙
食费，比一般院校多出2元钱，放假节余
的发给个人饭票。我感觉饭食不错，8个
人一桌。早晨间隔油条、肉盒、馒头、小米
或者玉米稀饭，盛在盆里。花样多的四个
小咸菜。中午馒头包子，几个大锅炒菜，
经常有炸鱼炸肉。晚上馒头或者包子，馒
头2两，每人两个，包子两个，饭量大的吃
了不够，拿饭票可到窗口再买。当时师专
食堂生活在全省大专院校里是比较好
的。过去在外吃饭，自掏腰包，只吃便宜
的，求个温饱。如今国家管吃，而且油水
大大的，以我的经历体验，上天堂了。吃
饱了，没其他心思，只想着学习。每人买
把热水瓶，买水票，到食堂南边锅炉打
水。偶尔几个同学星期天打扑克勾级，也
静悄悄的，宿舍里有人在看书。春夏秋，
晚睡前，在洗手间擦身洗澡。大家光溜溜
的，和睦的相互搓搓背。冬天，实在耐不
住，到市里澡堂去消费一次。

我们宿舍七人，搁上几个箱子就满
满的。孙立国同学家在市里，常常回
家。他父亲在渔业水产公司任主管会
计，买鱼方便，从家回来，他会带满满的
清炖刀鱼或者炸刀鱼的大饭盒。记忆
里，那刀鱼鲜亮，肉厚厚的，鱼翅张挺。
他一进宿舍，我们就伸过头去，一人一
块，用手从中间一撕，鱼肉全下来，露出
白净的鱼刺，鱼香满嘴。毕业留念，我在
他本子上写：真舍不得你的大刀鱼呀！

除了睡眠时，宿舍里基本没人。星
期天也不见人，都跑到图书馆里读书。

一个学生能吃饱了吃好了，那就一
门心思充实大脑，夫复何求？

再见母校

其时，班级男女生很少谈恋爱的，
有，也是潜藏。学校不提倡恋爱。两个
班级69人，一共9个女生。毕业前夕，有
三对男女生，宣布恋爱了。大家刮目相
看，也纷纷祝贺。

两年很快过去了。毕业后多年我送
高中毕业班，晚上做梦，经常梦到在烟台
师专读书的情景，醒来，好像自己还是一
个学生。我们中文系七九级有过一次毕
业20年聚会，坐车到学校看过。那时，
大气的北校已具规模，南校正在被人忘
却。因时间紧张，班长也忘记了带领大
家到曾经的班级里看看，存了遗憾。

5年前经青年路过鲁东大学南校区，
特意停留下来，实地游览观赏了我们曾
经的母校。

漫步进去，学校南边在修建，安了护
栏网。中文系二层大楼要刷新了。进了
教学楼，一步步来到二楼，面对教室，往
事历历在目，竟有些发呆。

走出教学楼，随着主路往西走，英语
系的楼房还在，其他面目全无。还好，走
到主路西头，看到了我们男生宿舍楼，没
大变化，女生楼在原有的位置上翻新了，
年轻亮丽了。

我围着宿舍楼转了一圈，寻找旧日
的足迹，嚓嚓的脚步声，越过近40年的
时空，与我当时的脚步声衔接。

我又看到了那一个个英姿勃勃的身
影，听到了自己体育运动会上长跑的声音。

哟！我的母校，曾经给我文学滋养
的母校，旧有的模样正在慢慢消失，但是
它的严谨治学、博大包容依旧在发扬光
大，一代代传承。

（注：宫本安、孙立国同学对本文亦有
贡献）

一九七九，我的大学
——烟台师专七九级琐忆
牟民 撰文/供图

往事如昨

当年的烟台师专七九级二班毕业照

当年的烟台师专七九级一班毕业照


